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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魔窟般的战俘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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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戮与残害，从他们被俘开始

年 月 日，南京。

激烈的枪炮声已经停止，弥天的硝烟已经散去，中日两军的

血战已经结束，但日军对中国军民的疯狂屠杀却刚刚开始。

数日之后，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尸体，街道上、废

墟旁、田野里，被日军杀害的男女老幼相与枕藉，沟河水流为尸

体所堵塞。在汉中门、雨花台、太平门等集体屠杀之地，尸积如

余米，顺山，血泊深可过踝。下关一带，浮尸覆盖江面 流而下，

致使江水变色。

但侵略者并未就此封刀，他们像疯魔了的野兽一般，见到零

散躲逃的中国人，当场用刺刀刺死，或用战刀砍下头颅，或开枪

射杀，并且把成千上万躲进国际红十字会设立的安全区的难民

强行驱赶至一地，用机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施放毒气，或挖坑

活埋；后来为了节省子弹，又将数以千计的中国军民驱赶到仓库

里，在周围浇上汽油，放火烧死。

月日军对中国战俘的屠杀是从 日夜间开始的。这数万

名中国官兵，大部分是在南京失守时未来得及撤离已经缴了械

的，有一部分是换上便衣躲在城内被日军查获的。

日军抓捕中国军人的依据是看其腰间有无系皮带的痕迹、

右手有无握枪的老茧，甚至腿脚有无力气，或是眼神有些可疑。

这些中国战俘，被日军用粗绳或铁丝捆起双手，又将 人或

人拴成一串，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往下关、草鞋峡等江边地

带，排成一排，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日军用机枪进行扫射，然后

再由荷着刺刀的日本兵进行检查，发现仍然活着的，皆用刺刀刺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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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夜晚，一支长不见尾的战俘队伍被全副武装的日军押

着，经过日本《东京朝日新闻》设在大方巷的分社门前马路，前往

屠杀场所，该报随军记者今井正刚，尾随其后，来到下关，目睹了

大屠杀的经过。他在手记中对人世间罕见的悲惨场面做了如下

描述：

码头上到处都是尸体，一片黑黝黝的，堆积如山。约有

五十个乃至一百个人影在尸体中间蠕动，他们转来转去地

拖着尸体，把尸体丢入江中。尚未断气的人在呻吟着，鲜血

在滴沥，手脚抽搐着，像哑剧那样，一片寂静。这个惨象在对

岸隐约可见。码头上到处都是血水，道路化为泥泞。血水在

月色下映出一片微弱的光亮。

过不多久“，苦力们”完成了工作，在岸边排成一行。哒！

哒！哒！一阵机枪声。只见他们仰面朝天，翻身扑地，或腾空

跃起，都一起跌入江中，就此了结。

当时在场的军官曾 点过死亡的人数，说是“约有二万名

左右，。

日军野战邮局军官佐佐木元胜，在接收了下关的中国邮局

后，把野战邮局迁到了此地，后来，他在《野战邮政旗》一书中描

述了屠杀后的场面：

在江岸，残兵败卒遭机枪扫射后，尸骸成堆，在马路上、

江堤下和江水边，尸体重叠着。任何悲惨的情景也无法与之

相比。除此以外，还有多少具尸体被吞没在长江的浊流中，

随波冲走，不得而知。⋯⋯那些夺去了人的生命的枪弹和刺

刀，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尸体呈半裸状态。有的〔浇上了煤油

①引自日本作者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第一编，第三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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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焚烧〕烧得焦黑。包有草席的酒桶被卸在旁边，堆积如

山，像庆祝胜利似的。军队站在上面放哨。这个场面是战胜

国与亡国的强烈对比。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日

军 月 日占领南京后，随即对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于

万同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间长达六个星期，我 胞惨遭

杀害，其中有 万多名战俘。这是二战史上著名的特大惨案之一。

日本于 年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日军对在

战场上俘获的中国战俘，一律进行屠杀。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数万

中国战俘之死，便是最有力的证据。日军屠杀战俘的理由之一，

是无法解决战俘的吃饭问题。这当然只是一个掩盖罪行的借口

随着占领区的逐渐扩大和战线的不断拉长，日军为了巩固

占领区的统治、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以供应侵略战争所需的军

火物资，开始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掠夺物产资

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战俘多是青壮年，正可以强制他们充

当劳工，于是日军对待战俘开始从肉体上的消灭，转变为肉体和

精神上的奴役。

但是，日军野蛮而又残暴的本性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

直到日本 年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屠戮战俘的事情仍经常

发生，而被日军残酷地迫害和奴役，则几乎是所有幸存战俘的

遭遇。

只要翻开揭露侵华日军暴行的书籍，日军屠戮战俘的罪证

比比皆是。我们还是来看看侵华日军官兵悔罪后的自白吧。

原任日本北支那方面军第 军独立混成第 旅团独立步兵第

大队通信队少尉队长的稻叶绩，对他第一次杀害中国战俘的经

历这样写道：

自日本作者洞富雄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 第一编 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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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被分配在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步兵年 第六大

队本部，担任兵科见习士官。一天中午，在大队部本部二楼

的大厅里，会餐刚刚结束，大队长笹沼傅少佐口里叼着香

烟，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周，冲我们说：“刚从国内调来的新兵

都没有战场经验，我想把拘留在大队部的那几名八路军作

为活靶，对新兵进行一次刺杀训练，壮一下他们的胆量。他

一边讲，一边用发疯似的双眼向大家扫视。

“稻叶见习士官，你杀过人吗 突然，他可怕的目光停

在我的身上。

“没 有。”

“好，那么和新兵一起，进行一次锻炼吧！”

踏上侵略中国的战场，我还没有过杀人记录。我想，这

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可能是今后的一生中光宗耀祖，飞黄

腾达的起步。心中，顿时萌发了杀人念头。

在大队部的哨所前面，二中队的十五名新兵。三名下士

官，还有高木翻译已在等候。用麻绳倒捆着双臂的五名抗日

战士，在武装士兵们的刺刀押送下，被带到了东门外的广

场。五名俘虏，一个个都被剥掉上衣，露出胸膛，倒捆双臂，

跪在那里。一场灭绝人寰的血腥屠杀开始了。

首先，我拔出了军刀，用刀背敲打着一个俘虏的头，一

声令下，人头落地。站在旁边的铃木正美露出狰狞的面目，

在冷笑。

“前进！前进！”口令一下，新兵们按照刺杀训练的要领，

一步一步地前进。俘虏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怒目而视。新兵

们精神都显得紧张，有的脸色已吓得苍白，感到惊愕。“刺

杀！”一声杀人命令，新兵们都变为疯狗，疯狂地举起刺刀向

俘虏的胸部、腹部刺去，顿时，五个人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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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士们被刺死后，人头又被砍下，悬挂在城门楼

上 。

师 大队机枪中队原任日本北支那派遣军第 兵科见习士

官队副的石冢鹤雄，随军驻扎在山西省岚县东村镇时，执行过一

次屠杀战俘的任务，他于战后撰文叙述了这次屠杀的经过：

年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喇叭里传出了队部的命

令：“执行处决任务，广场集合！”

我听到命令后，马上集合十名士兵，全副武装，整队前

往营地南面的广场，同时命令高山准尉率领中队全体士兵

随后赶往集合地点。

集合完毕，执行任务的北川中尉，情报官远山少尉来到

了现场。后面紧跟着军犬班的士兵，随带着四头军犬。

在刺刀的包围下，七名不屈于拷打和诱惑的为捍卫他

们的祖国而坚持抵抗的八路军俘虏，还有八名因民兵嫌疑

而遭逮捕的面色憔悴但双眼却都炯炯有神的老百姓用绳绑

成一串，被押解到现场。

看到这些坚贞不屈的八路军，我心中在想，即便放了他

们，将会恨上加恨，更加仇视我们，我们将会出现更多的牺

牲者，一个也不能留下。

“喂！把你剑术二段的本领使出来吧，让大家见识一

下。”我对高山准尉说，让他做个示范。同时命令竹内军曹准

备砍杀，并从士兵中选出了三名优秀的刺手。

首先，拉出了一名俘虏，解开绑绳，让他坐在了坑边。准

尉打头阵，他紧握着军刀站在俘虏后面。

“中华民族万岁！”突然，从被绑的俘虏堆中传出一声怒

①引自《太原文史资料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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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接着“，万岁！”的呼声，不绝于耳。

了手足的北川中尉，命令部队散开，加强戒备。并令

士兵们用枪托殴打喊叫者。

“喀喳”一声，高山准尉的军刀落在了俘虏的头上，鲜血

四溅，染红了周围的黄土，俘虏的头掉进了坑里，高山又把

身躯踢进去。

接着，随着北川中尉的大声喊叫倒下去了。一个，两个

名⋯⋯又有 倒下去了。

最后，转到了竹内军曹。他解去了一个只有十六七岁还

一身稚气的少年身上的绑绳，少年兵毫无惧色地坐在了坑

边。

“快斩！还犹豫什么？”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已经满身

血腥，疯狂到顶的我，向竹内军曹怒声斥骂。

军曹的刀立即砍了下去。鲜红的血喷了出来，头颅嘎登

一下子落在了前面，躯体滚进了土坑里。

刺杀开始了。士兵都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个如同野

兽般地刺了过去就这样，又有六个人的胸前流出了鲜红的

血，呻吟着倒下去了。

广场上笼罩着恐怖和悲惨，四处散发血腥味。四头军犬

在周围窜来窜去，汪、汪地狂吠着

一名年约三十四五岁的有民兵嫌疑的老百姓，又被拉

进刺刀包围之中。“袭击！”的一声命令，两头军犬已猛扑向

他的身上。他在呼叫，他在挣扎⋯⋯可是，衣服已被撕咬得

破碎。他用力睁开愤怒的双眼，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军犬的

嘴。而另一头军犬又扑了上来，鲜血从腹部、腿部⋯⋯涌流

出来。军犬又咬住了咽喉反复地撕咬着，终于倒在了血泊

中。“干什么。把脸转过来，好好看着！”一名士兵不忍目睹，

转过了脸，我发出了怒骂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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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有两名老百姓遭到了同样的悲惨命运

名砍杀、刺杀、咬杀， 中国人就这样被一群魔鬼随心

所欲地残害了。

以上两个侵华日军的回忆文章所叙述的罪行，是杀戮在战

场俘获的零星战俘。从国民党军士兵景云祥的苦难经历可以看

出，日军后来在战场上俘获数量较多的战俘之后，是怎样处理

的

年景云祥是国民党第 军第 师的战士，在 月河南

战役中于渑池县被日军俘虏，和他一同被俘的，有 多名官

兵。日军没有 将他们就地屠杀，而是将他们押到驻地，关进几个

大土窑洞里，显然是要将这批战俘留作他用。

这些战俘，有的负了伤，有的生了病，但日军不知是忙于作

战，还是未能弄到粮食，竟一连六天不给他们东西吃 负伤或患

病的战俘，陆续有人死去。到了第七天，日本兵从每个窑洞里放

出几个人，用刺刀押着他们，到地里去掐刚灌浆的麦穗。这一天，

战俘们每人才吃上一小撮生麦粒。

第八天早晨，日军打开几个窑洞的洞门，操着生硬的中国

话，喝令他们到洞口集合。但饥渴和伤病的折磨，使大部分人已

经无法站立起来， 多个还有一点气力的人，扶着窑洞的土壁

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洞口，集合在一片空地上。

这时，日军又一次暴露出残酷的本性，一名日军军官竟下令

将躺在窑洞中的战俘全部杀死。几个日本兵端着机枪，向窑洞中

一阵扫射，然后惟恐不能将那些奄奄一息的战俘全部杀死，又向

洞口投制炸弹“，轰、轰”的爆炸声响过之后，洞口全部坍塌。

多名中国军人，就这样被埋葬在土窑洞中。

景云祥和 多名还能走路的战俘，在得到一点可怜的食物

①引自《太原文史资料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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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之后，被押送到设在洛阳城郊的西工战俘集中营

洛阳战俘集中营，是日军在中国占领区设立的许多战俘集

中营之一，这里长期关押着大批战俘，景云祥等战俘被关进去

万余人，大多是国民党军汤时，集中营内已 到有 恩伯部的官兵

月底，集中营关押 万人人数已经接近

这些战俘，或是就近服各种苦役，或是被押送到华北、东北

年下半年，日军强迫战俘修洛阳至郑等地当劳工 州的铁

八个月的时间，就有 万多名战俘被残害劳累路， 致死。后来，

景云祥和 多名战俘被押送到济南战俘集中营，抗日战争胜利

后，这 多人，除一人被送往东北煤矿做劳工外，只有景云祥和

郭永志二人活了下来，郭永志还被日军打瞎了一只眼睛，其余人

全部死在集中营里

由此可见，那些在被俘后未遭杀戮的中国战俘，虽然暂时活

了下来，但却要在战俘集中营里遭受九死一生的残害与折磨

美国日本侵华研究会秘书长、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吴天威

曾经撰文称“：在 年的中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日本全面侵华的

八年中，日本俘虏中国的战俘几乎完全下落不明。”又指出：“在

华中、华南，日军将战俘全部杀戮，未设集中营，战后也未交换俘

虏。”又有专家称，在中日战争期间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军人有数

十万之多。

这数十万战俘，幸存者寥寥。日军在战役结束之后，残酷地杀

戮中国战俘，已有大量铁证，那么另一部分未被杀戮的战俘去向

如何？读者看了本书以后的章节，便会对他们的命运有所了解。

初进鬼门关

年以后，日军先后在北平、石家庄、太原、济南等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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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几座规模庞大的战俘集中营。这些集中营的名字并不统一，

有的叫战俘收容所，有的叫劳工训练所，有的叫劳工教习所。

军建立集中营的目的，是把战俘和被抓获的抗日军民集中关押，

经过短期的所谓教习训练之后，或就地强迫他们服苦役，或送往

东北和日本当劳工

日军设在各地的战俘集中营的名称，听起来让人以为是一

些收容安置机关或技术培训所，但是只要看一眼集中营的外表，

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座座大监狱。

在北平西郊，颐和园附近，有一处深广的大院，院中有数栋

楼房和几排平房。这里原是清代御林军的军营，后来又被吴佩孚

和国民党军作为兵营（今为中央党校管区）。日军看中了这个远

离城区，房舍很多的院落，对其加以改造，将其变成了关押中国

战俘的集中营。

这个战俘集中营，曾用过“北京第一收容所”“、北京西苑苏

部队苏生队”等听起来生队”“、北京特别苏生队”、 比较文

明的名称；大院内的高墙上，用石灰水刷写着“皇军优待俘虏”、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一家，和睦亲善”等极富欺骗性的大

幅中文标语，其实这里却是一个残害中国抗日战俘的魔窟。

经过改造的大院，四周筑有高墙，高墙上架着 公分高的

电网。在围墙的外面，还拉着铁丝网和电网，并掘有近两米宽的

深沟。院子的四角筑有岗楼，有日本兵昼夜站岗。深沟外有日军

牵着狼狗往来巡逻。有一个小队的日军和 多名伪军在这里

担任警戒。

这个从外观上看起来已经令人恐怖的监狱式的集中营，恰

与西南面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形成鲜明的对照。

石家庄战俘集中营位于石家庄火车站东南约三公里处， 占

地面积 亩，四周筑有高墙电网，围墙四角耸立着十米多高的

炮楼，两个炮楼之间的围墙上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瞭望塔。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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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在炮楼和瞭望塔里站岗，十几挺机枪对着集中营内，形成交

叉纵横的火力网。集中营的围墙外面，立着一道铁丝网，每隔

米有一个哨位，由警备班担任警戒。再往外面，掘有四米多宽、六

米多深的壕沟。一到夜里，塔楼上的探照灯扫来扫去，把集中营

照耀得如同白昼。

集中营戒备森严，战俘被关押在这里，很难逃出。即使把一

具战俘的尸体运出集中营，也必须经过日本医官检查和门岗验

证。因此战俘们称这里是“杀人魔窟”“，人进鬼出的阎王殿”。

日军设立的战俘集中营，在防务设施和军事警戒方面，似乎

事先有过统一的设计和规划，无论是太原、济南、洛阳、大同、青

岛等地战俘集中营，还是以关押劳工为主的塘沽集中营，在防

务、警戒方面均大同小异。

被日军抓获的中国军人，是根据距离远近和人数多少，用汽

车和火车运往集中营的。

日军通常将在战场 上或扫荡中抓获的零星战俘，暂时关押

在伪县乡政权所在地，凑上数百人之后，再把他们用汽车押送到

火车站，塞进闷罐火车，运往集中营。

这些被运往集中营的战俘，在上火车前，一个个被反绑起

来，或把两人 火的胳膊绑在一起，以防途中逃走。有的战俘在

车前，竟被日本兵抓住他们的手，用剪刀在每个手指上剪上两

刀，以防他们在途中自解绳索，战俘的双手被剪得鲜血淋沥，有

的红肿发炎，长时间不能愈合。每一节闷罐车中常常要塞得挨个

坐满，不留空地为止。途中既无饭吃，也无水喝，战俘们一路上只

有忍受饥渴的煎熬。

冬夏季节，被押送的战俘更是要遭受难忍的折磨。日军为防

备战俘跳车逃走，车厢门被锁死，又无窗户，夏天里面闷热得令

人窒息，铁皮车厢经烈日烘烤，人就像置身于烤炉之中，个个汗

流如雨。八路军第 师战士武心田，被俘后和一批战友被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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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门集中营押运到北平郊区门头沟，修了一段时间的工事，后

又被押上闷罐车解往北平集中营，不料战俘们被锁进车厢后，火

车竟数小时不开，靠车厢壁的人，都把嘴贴在壁缝上，好多吸一

点空气，有的人渴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用手接自己的尿喝。若是

冬季押送，车厢内寒风刺骨，犹如冰窑 衣服单薄的战俘常被冻

得浑身发僵。旅途中常有人被冻死

年河南战役，国民党军战败，许多官兵被日军俘虏，

洛阳集中营人满为患，日军将 万余名战俘运到石家庄集中

营，由于路途较远，火车时开时停，被关在闷罐车厢里的战俘，

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许多伤病战俘未到达石家庄，就死在车

厢中。

各地运往集中营的战俘，不知有多少人于押送途中悲惨地

死去

各地战俘集中营，在防务和警戒方面虽然大致相同，但战俘

进入集中营的程序却不一样。

北平集中营对新押送来的战俘，首先要令他们在院内操场

上排队接受警防队搜身，搜出财物，一概没收。警防队搜完身，令

战俘脱光衣服，换上再生布做的统一的俘虏装，编上号，驱入囚

室。八路军战俘不需换衣服，仍穿原来的军装。其他战俘以为他

们受日军优待，后来才知道，日军叫他们仍穿着八路军军装，是

以便识别，好对他们进行更加残酷的迫害。

被日军押送到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经过验证后，要把携带

的东西全部交出，然后脱光衣服，进行消毒。所谓“消毒”，就是把

汽油桶里灌满石碳酸水，无论春夏秋冬，逼着战俘跳到桶里洗

澡。那些在战场上负过伤的战俘，伤口被石碳酸水一浸，像刀割

般的疼痛。冬天水冷，有的战俘进了汽油桶不肯蹲下，监视人员

便持棍打去，或是把他的脑袋强按进水里，叫他喝一肚子石碳酸

水，呛得他两眼流泪，腹如火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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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在汽油桶里消完毒，不是立即穿上衣服，而是赤身裸体

干（即使是零 下十几度的寒冬，也是地在操场上跑步，把水晾 如

此），然后才发一身破烂的俘虏衣，填表按手印，日军按不同类型

的俘虏编上号，发给一块号码布挂在胸前。

济南集中营有着很动听的名称，叫做“济南新华院”，其实是

一个极其恐怖的杀人魔窟。进入这个集中营的战俘，首先要被抽

毫升血，关进肮脏阴暗的禁闭室里，三天不给饭吃，只给喝

些盐水和稀粥。

三天过后，日军要对战俘进行预审，令其交待在被捕之前是

什么身份，从事什么活动预审时经常使用殴打、吊刑、火刑、水

刑等十多种刑罚。殴打，就是把战俘的衣服脱掉，用皮鞭、竹刀、

木刀等抽打；吊刑，就是用绳索捆绑手脚或手指，悬梁殴打；火

刑，就是用蜡烛、线香或烧红的烙铁、铁筷子等烧烫战俘的皮肉

和器官；水刑，就是反复往嘴里灌凉水、辣椒水。许多人在受审时

就被酷刑折磨至死。

经过预审后，被认定为重要战俘或重要抗日分子的，送 军

济南军法会议复审判刑后再押回服苦役；被认定为普通战俘的，

则编入“训练队”，经过几个月的奴化教育和训练后，根据其表现

和年龄、身体状况，分别强迫其服各种苦役或押往东北和日本充

当劳工。

战俘集中营的大门，就像一道鬼门关，战俘们只要一进去，

便会感受到进入地狱般的恐怖，而他们的生命，也从此变得像蝼

蚁一样，随时都有被日军的铁蹄踏死的危险。

战俘们的衣、食、住、劳、病

集中营里的战俘，生活极其悲惨，衣、食、住、劳、病，对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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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集中营的战俘来说，都是一道道生死关，熬得过去，则可保住

性命，熬不过去，便死在集中营或作业场。

战俘们一进集中营所换上的所谓俘虏装，是用更生布制作

的，所谓更生布，即是用旧棉破衣进行再加工而成。但能够穿上

新的俘虏装，还算是走运的，那些后进集中营的人，发给的衣服

大多是从死难者的身上扒下来的，虽然经过所谓“消毒”，用水煮

过，但 面仍残留着一片片脓血的印迹

更生布衣服很不结实，时间一长，就变得破烂不堪。那些后

进集中营的人，发给的衣服本已破烂，有的不是少一截袖子就是

少半截裤管，穿不了多久，就难以蔽体。脚上的鞋破得前面露脚

趾，后面露脚跟，甚至连底都穿掉，也不给发一双新的。

到了冬季，有的集中营不发棉衣，有的集中营发棉衣只给一

件，发了棉袄的不给棉裤，发了棉裤的就不给棉袄。战俘们冻得

没办法，不得不在服苦役时拣些水泥袋或破草袋裹在身上抵御

严寒。不少人手脚冻烂，疮口中渗着脓血，仍要干活。

各个集中营战俘的伙食，均十分恶劣。北平集中营的战俘，

每天两餐，每餐只给一小碗高粱米饭。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也是

每天两顿饭，吃的是小米、玉米面和咸菜，后来连这也吃不上，一

律变成高粱米饭。太原集中营的战俘吃的是豆饼、麦麸、黑豆和

掺有沙子的陈米。济南集中营的战俘吃的是掺有沙子的高粱面

饼和腐烂的胡萝卜叶，偶尔吃一顿小米饭，那米也发了霉，饭里

的蛀虫有半寸长。

开饭时，由负责送饭的战俘用木板钉成的箱子装着饭送到

各囚室。多数人没有碗筷，有的人拣一个日本兵扔下的罐头盒当

碗，用树枝当筷子，或干脆用手抓着吃。有的人连罐头盒也没有，

只好用一块破布兜着饭，用手一把把抓着往嘴里塞。

战俘们平时根本吃不饱，实在饿急了，有的人就到伙房边的

炉灰渣里拣饭粒吃，有的人则趁外出干苦工时捡些菜叶菜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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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下去，有的人碰巧捉到一只老鼠，也要扒了皮烧着吃。有的人

趁监管人员不注意，到皮匠房偷一小块破牛皮，用罐头盒煮着吃

⋯⋯总之，连牲畜都不吃的东西，只要无毒，战俘就拿来充饥。

在石家庄集中营，一个战俘在食品库劳动时带回一点饼干，

被日军搜出，将其活活打死。几个战俘饥饿难忍，发现一间库房

墙上钉着一张马皮，就割下一段马尾巴，用罐头盒煮汤喝，被日

军发现，皆被打死。

战俘们连喝水也是十分困难的，北平集中营的战俘每天只

给一小碗开水，战俘们渴得受不了，只好在外出干苦役时喝沟洼

里的脏水，若被日军和监工发现，说是喝生水易患病，也会遭到

毒打。太原集中营的战俘经常没水喝，战俘们只好在下雨天用罐

头盒接点雨水解渴。

各集中营战俘们的住房，也即囚室，不仅简陋，而且十分拥

挤，这种囚室对战俘们是一种长期的折磨。

北平集中营由于原是清军和吴佩孚的旧兵营，里面有楼房

和平房，结构较好。战俘 人为一个班，住在 平方米左右的房

间里，从各地押来的战俘多时，要住进 多人。如此拥挤，睡觉时

根本无法平躺，战俘们只有腿对着腿，侧身而卧，一夜到天亮不

能翻身。室内铺板上有几张破席，每人发给几块 公分见方的烂

毯子，算是被褥。这种毯子又脏又臭，稍一用力就扯掉了块，大家

没法盖，便抽下毯子上的线，或用柳条把几块毯子穿在一起，几

个人同盖。

到了冬季，室内没有火炉，门窗透风，寒冷刺骨，时常有人冻

死。战俘们都是两三人合盖一条缝在一起的烂毯子，睡下时都是

活人，但到了夜里，有人觉得越睡越冷，推推身子发凉的同伴，发

现人已经死了。由于日军规定战俘入室之后不准说话，发现人死

了也不敢报告，又不敢起来换个地方，只有和死人同睡到天亮，

才向监管者报告，由他们派人把尸体抬走。冬天最冷的时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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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中营有时一天早 具尸体晨要抬出二三

石家庄集中营战俘住的房子是用木板搭盖的，几十个人挤

在一间房子里，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木板铺，上面铺着破席子，有

几床破棉被，用砖当枕头战俘多得住不下，就在空地上临时搭

起席棚，地上铺上席子，有时连席子也没有。一个大席棚长约

至 米， 到宽 米，有时里面要住五六百人晚上睡觉人挨着人，

这人枕着 有的人实在找不那人的脚，那人的脚又压在别人身上

到躺下的地方，只有坐 一夜，或是睡在席棚外面。遇上下雨，席

棚上面哗哗直漏，棚内片片水洼，战俘们的衣服透湿，只有等雨

后靠体温焐干。

太原集中营的战俘住的房子十分破旧，一到雨天，房顶上便

哗哗地漏雨。院子里的粪坑经常没人掏，苍蝇成阵，蛆虫乱爬，下

雨天粪便漫得满院子都是，甚至发生过战俘掉进粪坑里淹死的

惨事。

凡是被关进集中营的战俘，在未被送往各地当劳工之前，都

要强制劳动。

北平集中营的战俘，经常被日伪军荷枪实弹地押送到市区

的先农坛、德胜门一带修公路、筑工事，筑弹药库、汽油库，或是

到门头沟开矿。工地如果距集中营较远，就在工地附近搭上四面

透风的席棚，在周围拉起铁丝网和电网，令服劳役的战俘住在那

里。

这种临时搭起的席棚有几十米长，席棚内，中间挖一条沟供

人来往，两面形似土炕的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枯草，被褥是每人

一条又脏又破的薄棉毯。这样的席棚夏天蚊子成群，咬得人无法

入睡，冬天席棚外寒风呼啸，棚内冷如旷野，常有人夜里被冻僵

死去。

战俘们一天要忍着饥饿干十几个小时的苦工，患了病也不

准休息，稍有怠慢，哪怕累得实在受不了，直起腰来歇口气，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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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监工的棍打脚踢，有的人被打倒在地，再也没能爬起

患病的战俘实在干不动活，就被 晋察冀扔在一旁让其等死

三分区定北县特别区区长刘尚仁，在先农坛修工事时，病得实在

动不了，日军不但不给治，而且 说他的病传染，连席棚也不让住，

将他扔在席棚附近的草地上，几天后，奄奄一息的刘尚仁耳鼻口

眼里都生了蛆，终于悲惨地死去，被埋在南城城墙下

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主要是干修兵营、挖战壕、筑碉堡等

苦役。伤残或患病者，也要干活。有的人累得昏倒在地，也不准将

他送回集中营，醒过来后还得接着干一次，两个患病的战俘未

出工，被日军从囚室里搜出来，令他们面对面站着，互相打耳光。

这种惩罚的手段在各个集中营经常使用，其名为“打协和嘴巴”，

打时必须用力，如不用力，就会遭到在一旁监视的日伪军的毒

打。有一次，战俘被押到市郊修碉堡，一个青年受不了日军的奴

役，跳井自杀，被难友救上来后，日本兵不顾其身体虚弱，吼道：

“死了死了的不行，继续的干活！”当即把他押到工地上，强迫劳

动。

自石家庄集中营建立之后，日军强迫战俘和当地民工，修建

了五大兵营、几十处军事工程、几千个碉堡和数十公里长的封锁

沟，并且建了两个飞机场战俘们要完成如此大的工程量，可见

要受多少苦，流多少血汗，死多少人。

年 月中旬，驻洛阳日军为了切断陇海铁路，把洛阳集

中营的战俘全部押出来拆铁路。从洛阳西的观音堂车站，一直拆

到洛阳

拆铁轨时， 个战俘抬一根，两头有日本兵监工，见谁不用

力，就有枪托打、用刺刀捅。战俘们每顿只吃一小茶缸高粱米饭，

饿得浑身无力，扛起铁轨时头发晕，腿打颤，完全靠一种求生的

本能死撑硬挨，有的走着走着，腿一软就栽倒了。一人栽倒，其余

人突然增加了负重，支持不住，也跟着栽倒， 个人全压在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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